
老校训石“出土”记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之北区是原国立中山大学1925年至1952年石牌办学时期故址的一部

分，其西南部有一座以“贺兰山”命名的小山丘，丘上有一块高约7米、长约10米、厚约6

米的花岗岩质巨石，其向东的石面上刻有国立中山大学校训，所以叫做校训石。

此校训是原国立广东大学创办人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1日所倡立，出自《礼记》之

《中庸》篇。校训原正文为“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共5句10字。1934年11月中山

大学举行10周年校庆，校长邹鲁抄撰校训，依《中庸》篇原文在每句末尾都加一

个“之”字，刻石时就成了“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5句15字。校训石恰好

坐落在昔日中大学生平常散步必经之处，正好起着对学子的训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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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拍摄）

1952年10月，中山大学迁出，留下校训石。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间，这区区校园一角数度易

主，校训石历经风雨沧桑，备受冷落，逐渐被岁月掩埋。它像天外飞落在山间的一块巨石，

大部分被灌木、藤蔓和芒杆等包围着，四周无路可深入。拨开杂树枯草，到跟前才依稀辨出

几个石刻字，落叶、残枝和苔藓遮盖了大半岩面，很多字因而难于辨认。费力清理后，只见

许多石刻字都有被水泥砂浆抹平过的痕迹，“邹鲁”、“民国”4字有被凿过的明显深痕。

除了少数历史探寻者外，无人愿意“亲近”这昔日的校训石。

从荒野弃石到华南理工大学“校园十景”之一，陈国坚老师亲历了这个“古石生辉”的过

程，下文摘选自他的文章《校训石刻“出土”记》（原载于校报《华南理工大学报》2008年4月

15日总第897期）。

到了1982年10月初秋。一天，系学生会主席轻机1981级的蒋年与学生会管宣传的1981级小

李、小刘及其他五六名学生干部兴冲冲地找上门来，那时我在化机系任党总支代理书记。小蒋满脸

期待道：学生会拟制作一组反映学校风光的明信片，以壮同学的爱校情怀，很想把中大校训石作为

校园人文景观收录进去，但惧怕他人说其传播《礼记》的封建主义思想，宣扬邹鲁，故此前来询问

怎么办。我与他们就此一起讨论，众议初步形成一致意见：校训所表达的思想并没有过时，仍有现

实意义，与封建主义糟粕是有区别的；邹鲁是国民党“右”派里反共的西山会议派头面人物，但他

所抄撰的文字并不涉及反共问题。因此，收入其中没有错。众人还议论，化机系是学校公认的“西

伯利亚”地带，平常就少有人过来，即便是本系学生，也甚少到荒凉得“连鬼影都不多一只”的贺



兰山，“挖掘”老校训石以吸引同学们关注是有意义的。

于是，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课余时间，他们与一群热心的师生，用简陋的工具彻底改造了石刻

的周边环境，清除了水泥砂浆残留物，洗刷了石刻，给文字上了朱漆。不久，包括石刻在内的一组

校园风光彩色明信片在系里传播起来，许多学生把它寄给家人和朋友，引来不少赞扬声。

然而，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不懂得出版要报批。以系学生会名义擅自出版并对外推销，以为可

以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1983年元旦前还把100多套明信片寄存在学校附近的一间新华书店，请之

代为销售。这时，学校宣传部觉察不妥，把小蒋喊去究诘。小蒋思忖，做明信片不是为赚钱，

乃“侠义肝胆”，拒不吐露我同意出版的真相，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对方原谅了学生对出版规矩

之不知，但坚决反对石刻景上明信片，要求寄存的明信片立即下柜，不得销售，石刻图片全部销

毁，不得传播。小蒋他们因此难过了好一阵。

但解放思想的号角毕竟已经吹响，以开放眼光重新审视历史遗产逐渐成为大众共识。不久，陆

续有其他系的师生前来探访石刻，它开始“小有名气”，还被一些院系的学生会“请”上了他们自

办的油印读物，而这时相关部门并没有干预。到后来，学校呼啦啦地制作了一系列宣传画册，如对

港澳台地区招生画册、校庆40周年画册、校庆50周年专用纪念邮票等，都含有石刻图。这些，都顺

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1987年拍摄）



2002年7月，该校训石被列入广州市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1月，它以“古石生

辉”之名入选我校“校园十景”。众多造访母校的校友，都会在老校训石前留下他们的身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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